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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聽見蠢蠢的腳步聲，好像是他已摸著
離去了。

呂子奇道： 「這屋子中黑得很，老夫帶
著火……」

說完伸手入懷，想掏出火折子來，誰知
暗中有人在他腳下一絆，將他摔了一跤，他
不禁怒叫道： 「是誰暗中施襲老夫？」

身旁一聲冷笑道： 「我倘居心施襲，就
不會祇絆你一跤了事，此地切忌火光……」

聽口音好像是斷臂的漢子之一。
呂子奇叫道： 「為什麼？難道火光會招

來什麼禍害不戍？」
身旁又冷笑道： 「你的鼻子除非是堵住

了，才會問出這種傻話！你自己不想活，可
別連累別人！」

呂子奇怔了一怔，連忙用力嗅了一下，
祇感到空氣中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似花似
酒，乃詫異問道； 「這是什麼氣味？我問起
來好像……」

旁邊道： 「這四週的木板是松木泡過烈
酒製成的，遇火即烯，地下的地板是松脂溶
在烈酒中會凝而成，一點火星可以使週圍立
成火海！」

呂子奇不信道： 「剛才用蜂巢作為靶
時，也曾用火熏烤蜂群出巢，何以未見燃
燒！」

旁邊冷笑道： 「祇有那一聲塊地方是磚
石砌成的，主人使這屋子密不透光，就是想

引你們引火自焚的！」
呂子奇用力再嗅了一下，發覺那股香味

果然就是這兩仲氣味的混合，不禁暗自慶
幸，假如不是這幾個人也跟自己被困在一
起，恐怕早已燒成一圈焦炭了！」

金蒲孤忽地問道： 「這屋子還有什麼花
樣？」

旁邊的漢子想了一下才道： 「老鼠！」
金庸孤微異道： 「老鼠也能算是機關

嗎？」
那漢子道： 「老鼠雖不能殺人，可是這

屋子靠牆處有兩個鼠穴，在外面用老鼠身上
灑了油，點著火燒進來，就可以使屋中變成
一片火海！」

金蒲孤失聲道： 「這主意也真絕，有什
麼方法可以防止嗎？那鼠穴在那裡？」

那漢子冷冷地道： 「等你想法子去堵已
經太遲了，我們三個人都用身子堵住鼠穴
……」

金蒲孤頓了一頓才道； 「外面開始放老
鼠了沒有？」

那漢子道： 「還沒有，不過快了！」
室中又開始恢復靜寂，片刻之後，遠處

傳來叮咚之聲，大概是駱義在用力削機管的
總弦，那漢子連忙問道： 「義哥，得手了沒
有？」

駱義回答道： 「我祇找到了兩根主弦，
那第三根主弦是主人自己安裝的，不知道藏

在什麼地方……」
那大漢道： 「快一點！我覺得火鼠已經

開始進穴了！」
剛說到這裡，忽然左右發出兩聲慘叫，

駱義及問道： 「是怎麼回事？」
另一個漢子的聲音道： 「義哥！是蛇！

主人把青竹絲放在最先進來，大概是想到我
們會用身子堵住入口的！」

駱義驚叫道： 「主人的手段太惡毒了！
」這是另外兩個漢子已無法言語了，呂子奇
射旁的那個漢子也輕哼了一聲，呂子奇忙
道： 「你是不是也被蛇咬中了，青竹絲的毒
很強，你趕快把被咬的部位挖掉！」

那漢子顫著聲音道： 「我身子一離開，
火鼠立刻就衝了進來，你們還想活嗎？」目
子奇彎下腰摸索到他的腳邊道： 「我來代替
你！」

那漢子哼聲道： 「滾開！誰要你來代
替！」呂子奇在暗中被他踴躍踢了一腳，身
子滾出老遠，翻身站了起來怒道： 「老
夫是好心想救你的命！」

那漢子也怒道： 「老子們拚命堵住鼠
穴，並不是為了你們這三個狗賊，若不是駱
義哥在裡面，老子寧可跟你們一起葬身火
窟！」

呂子奇不響了，叮然之聲又起。
駱義歡聲道： 「我已經破壞第三根主弦

了，駱信、駱忠、駱仁，你們再支持一下，
我馬上就可以割破牆壁……」

那三個漢子寂無回音。
金蒲孤輕歎一聲道；
「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都是最毒

不過的東西，他們恐怕已經沒有救了！」
（一六一）

「不行，我怕會耽得很晚。我的年紀大了，身
體不是那麼好，對不起，必須先失陪
了。」

「辰彌哥！」
站在我後面的典子開口說道： 「等一下叫晚輩

把法師的晚餐送過去就可以了。」
典子真不愧是女生，這種小細節都注意到了。
「好，那就這麼辦吧！法師，我們馬上會將食

物送過去。」
「謝謝你。」

梅辜尼姑點了點她那許久未剃的頭後，突然向
週圍望了望，同時靠近我，小聲地在
我耳邊說著： 「辰彌先生，請到我的廟裡來一下，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訴你，這件事和你本身有關
喲！」

我聽了有點莫名其妙，梅幸尼姑則又看了週圍
一眼說： 「一定要來哦！你要一個人來，不要和其
他人一起來。剛才在八墓神廟那兒本想和
你談，可是當時西屋的少奶奶在場，所以我不方便
說。不要忘了！這件事祇有我和麻目尾寺的住持知
道，記住，明天一定要來哦，我等你！」

梅幸尼姑再三叮嚀後，終於離開我的身邊，但
離開時還特別望了我一眼，眼神中好像在強調什麼
似的，而後，又好像故意很正式地向我致意後，才
朝玄關的位置走去。

梅幸尼姑突然神秘兮兮地對我說這些，我被她
搞得毫無主張，也無法瞭解她剛才在說些什麼。我
茫然地站在原地呆了一陣子後，終於想到我應該問
她到底是什麼事。當我追到玄關的時候，已經看不
到梅幸尼姑的影子了。

「辰彌哥，住持剛才說了些什麼？」
回過神來，我才發覺典子站在我身後，典子的表情就像孩子

般天真無邪，但眼神卻充滿了好奇。
「啊！也沒什麼事啦！」

我從口袋拿出手帕，擦了擦額頭上的汗。
「說實在的，我也不清楚她究竟在說什麼。」

回到餐廳時，大家已經坐好位子了。正面是蓮光寺的和尚—
—洪禪大師，以及麻呂尾寺的所化英泉先生。英泉的左邊就是我
的位子，再來就是小梅和小竹姑婆，其次是為姐姐留的位於，再
下去就是裡村的慎太郎，下一個位子則空出來給典子，接下去就
是久野表叔和他的妻子及長男。另一邊則是村長，接下來是西屋
的主人野村莊吉先生和他的夫人，再來就是森美也子，在她旁邊
的是一個年紀大約為四十五、六歲、膚色很白、留著短鬚的紳
士，他就是最近搬到鄉下來的新居修平醫師，這是我第一次見到
他，雖然他是從大阪逃難來的，但講的後卻是字正腔圓的江戶口
音，看起來氣質很不錯，小梅及小竹姑婆特別邀請他來協助解
剖。

新居先生的下面，就是我外婆及舅舅兼吉，其他的兩個人不
認識，他們可能幫我介紹過，祇是我忘記了。

我從餐廳旁邊經過，走到廚房去告訴廚房的人，要他們送一
份食物到慶勝院去。

「住持已經回去了？那就送一份過去。等一下再叫人送去好
了。對了，辰彌！」（四十八）

韓香接到手中，忙忙走到自己房內，將衣服縫了，心中想
道： 「我何不將小姐的詩詞，安在他袖裡。」韓香竟取了詩詞，
正要放入袖中之時，聽得那袖中也有紙響，取出來看時，也是一
個斗方兒，上面寫著四首絕句，後面寫道：枕上次韻。韓香展看
那詩，卻是和柔玉小姐贈我彈琵琶的原韻，也不及細看，收過一
邊，忙將柔玉小姐的詩詞放在那衣袖中，拿到中堂遞與蔣青巖，
穿了出去不題。

卻說韓香轉到自己房中，取了適才蔣青巖袖中的詩稿，鎖了
門，竟望柔玉小姐身邊來。柔玉小姐見了韓香。便問道： 「可知
他行期何日？」韓香走到跟前，低低說道： 「適才撞見蔣官人在
夫人裡邊，說道明日就行。」柔玉小姐道： 「怎生去得恁速？」
韓香笑道： 「蔣官人早去一日，小姐的佳期早一日，可知越速越
好哩。小姐你可曉方才有件湊巧的事，蔣官人的衣服綻了一條線
縫，夫人命妾替他縫縫，不料他袖中有一張詩稿，卻是和小姐前
夜贈妾彈琵琶的四韻，被妾將小姐昨日那詩詞抵換在此，豈非湊
巧之事！」柔玉小姐道： 「事雖湊巧，萬一他在人前失落出來，
怎生是好？」韓香道： 「此事無妨，蔣官人祇當是自己的詩稿，
必然留心。」柔玉小姐又問道： 「他的和韻詩，做得如何？」韓
香忙向袖中取出，遞與小姐，小姐道： 「你念與我聽吧。」韓香
便展開那詩稿，從頭念起，念到 「相思遠甚吳江水，不畏并州快
剪刀」，柔玉小姐讚道： 「深情絕調，我弗如也。」再念到 「夜
向妝樓偷半面，似多春恨不勝衣，」又讚道： 「此一聯真可謂詩
中畫矣。」再念至 「可憐孤鳳立庭梧」及 「至負朝光與夕曛」兩
句，又讚道： 「怨恨淒其，無不及至，祇可惜不曾讚得琵琶。」
韓香道： 「下人小伎，況蒙小姐賜以金玉，已覺消受不起，安敢
再望大君子之贈乎！倘異日小姐恭喜之後，或能轉求片言，亦未
可知。」說罷，這韓香不覺淒然淚下。柔玉小姐問道： 「韓姐，
你有甚心事，何不向我說知？」韓香長歎一聲，說道： 「小姐，
妾有一段苦衷，久要向小姐訴說。妾蒙老爺並夫人大恩，愛養亞
於骨肉，又蒙小姐過愛，待以心腹，此恩此德，沒齒難忘。

但念三位小姐將來于飛遠去，夫人老爺年高，妾上無父母，
下無兄弟，將靠何人？

且妾年已二九，夫人老爺雖不久留妾身，料不過嫁一村夫小
人，至高不過一商賈子，且小姐知妾心事，妾雖下賤，頗有向上
之志。偶爾念及，不覺傷心。 （三十六）

「七點走算很好命了。你看學長，他天
天都十二點才回來。」

「沒辦法，我們公司快倒了，所以不
用這麼拚命。」

「光陽，你說真的還是假的？」相處
久了，她早已經把 「大哥」這個敬稱給自
動拿掉了。

「開玩笑的。」王光陽靦腆一笑。
「哇！你現在敢跟我開玩笑了。」她

乾脆放下筷子用力的鼓掌。 「等一下一定
要去買串鞭炮來慶祝。」

「妳就別欺負我了，我對女生很沒辦
法的。」誰讓他家裡有七兄弟，他又一路
念男校，直到大學才有機會和女生相處，
但一看到女生，他又不知道要和她們說什
麼了。

「好吧，你千萬不要臉紅給我看，否
則我會受不了的。」她開心的繼續吃麵。

「喂，小心我跟阿虎告狀，說妳老是
欺負我。」想要裝凶的王光陽，自己卻先
破功的呵呵笑。

「別啦，明天請你吃晚餐嘍，我會多
買一份回來。記住了，你別買了。」她很
阿沙力的要請客，因為明天終於可以領薪
水了。

「妳為什麼這麼怕阿虎？他人這麼
好。

王光陽實在想不通，又抓抓短短的頭
髮。

「怕？我哪有怕他？我這個人皮這麼
厚，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她皺起眉頭，
想不通光陽為何這樣說。

「哪沒有？他在客廳的話，妳一定躲
在房間；他走回房間，妳才肯出來透氣。
妳自己說，妳從搬進來到現在都快一個月
了，妳碰到他幾次？」王光陽指證歷歷。

有這麼明顯嗎？她自己躲得很習慣，
以為掩飾得很自然，沒想到全落入王光陽
眼裡，那……孟虎是不是也察覺了什麼？

「光陽，沒想到你很會說話嘛，你可

別冤枉我，我祇是作息
時間跟他不一樣，誰讓
他早出晚歸。」就是死
不承認。

見到孟虎時，她還
是保持平常心和他有說
有笑，可是，她會見到
他的機率已經降到萬不
得已的那種情況。

「那放假的時候怎
麼說？」

「放假的時候就是
要出去吃喝玩樂，待在
家裡做什麼？」放假的
時候，她會主動加班；
沒班可以加的時候，她
會去找曾瑪俐；要是曾
瑪俐被俞宇堂訂走，那
她就自己一個人坐在碧
潭橋下發呆；若連碧潭
橋下都待不下去時，她
才會滾回房間看書聽音樂。

「是嗎？」王光陽一副心知肚明，不
想和她辯解。

她有些生氣，氣自己的心思完全被人
猜透。為什麼她不能像孟虎有那種高深莫
測的本領？

晚上，她又走到碧潭橋下。
夜裡的碧潭，人聲鼎沸，上百家的攤

販賣著各式各樣的小玩意和吃食，東逛逛
西晃晃，有時套圈圈、有時打彈珠、有時
買烤香腸吃、有時坐在河邊發呆。

這個情人喜歡來的浪漫約會地方，卻
總讓她被那儷影雙雙給刺到眼睛發疼。

什麼時候她才能找到愛她的那個人？
逛了一圈碧潭，她才又走回租屋處。

鐵門一開，她走過種滿綠色植物的陽台，
才伸手想拉開玻璃門，就被眼前的景象給
嚇住。 （十八）

在費力的研究所中，還有一個自以為是李自
成的神經病者。

費力的研究所中另外應該還有一個失蹤了的
人。

費力醫生要向我求教的問題，竟然是明朝建
文帝的下落！

費力醫生的研究所中，有著許多不明用途的
裝置，不知道究竟他在研究什麼！

費力醫生是一個謎，在許多謎一樣的事情
中，他可能就是謎的中心！

更極出人意表的是，當我們一起叫出費力醫
生的名字時，梁若水神情訝異莫名，她望著我
們，問： 「你們認識費力醫生？」

我們以同樣的眼光回望她，她忙道： 「我離
開維也納回來，全是為了他！」

我大是興奮，雙手揮舞： 「怎麼一回事，慢
慢說，慢慢說！」

我感到事情要接近真相大白了，自然難免興
奮。

梁若水的神情仍然疑感： 「費力是專家中的
專家，他對人類腦部活動有極深刻的瞭解，尤其
在腦電波測定
的研究上，是公認的權威！」

梁若水說著，多半是由於她對費力專業知識
的崇拜，所以顯得有點激動。

她本身也是腦部活動的專家，自然祇有專
家，才能更瞭解費力的知識達到了什麼程度。她
又道： 「兩年前，他曾經改良了腦電圖機，利用
更精密的電子儀器，不但記錄到了人腦生物電的
曲線，還記錄了各種不同的波形和波幅的變化！

我吸了一口氣： 「那……不算什麼，任何一
個腦專家，利用腦電圖機，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梁若水的臉色，甚至有點蒼白： 「可是他提
出了一個十分驚人的理論 」

她說到這裡，不由自主，喘了幾口氣，才
道： 「他提出了一個理論：人腦活動所產生的生
物電，在現今還不可知的情形下，可能在一定時
間，一定的條件下，存在於空間，如果能把它們
尋找出來，集中起來，那麼，可以在儀器上追蹤
它，仍然使它在熒光屏中顯示出來！」

梁若水的話說得相當快，看她的樣，已經是
竭力想讓我們明白她在說的是什麼，可是由於她
所說的實在太專門，所以我們還是不很瞭解。

白素蹙著眉不出聲，我反問： 「就算他的理
論實現了，又有什麼作用？」

梁若水苦笑： 「已知道，有很多醫學理論，
可以自始至終，都祇不過是理論；也有很多科學
理論，可以得到
證明，但是證明了之後，可能一直沒有作用，也
可能要在許久許久之後，到人類的科學進入了一
個新的境界之後才有用！」

溫寶裕嘰咕了一句； 「是啊，證明二加二等
於四，多麼困難，證明了之後又有什麼用？」

梁若水的話，使我思緒紊亂，我用力一揮
手： 「先別說理論，費力要你離開維也納？」

（八十六）


